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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读《先行者容闳》 
 
禾刀 

 

    1872年 8月 11日，中国第一批前往美国留学的 30名幼童在陈兰彬和容闳的率领下，自上海

启程，三个月后抵达旧金山，从此拉开了近代国人与国际社会频繁接触的序幕。1881年，原计划

15年的留学计划仅推行 9年便夭折，除少数几人大学毕业，绝大部分留学幼童不得不放弃学业归

国。即使如此，这些幼童仍像一枚枚倔强的种子，在陈腐的土壤里焕发出希望的嫩绿。这批幼童

中，后来诞生国务总理 1人、铁路局长 3人、外交部长 2人、铁路官员 5人、公使 2人、铁路专

家 6人、外交官 12人、矿冶专家 9人、海军元帅 2人、海军军官 14人⋯⋯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虽然此次公派留学无疾而终，但它为国人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而且培

养了一批卓越人才，更为后来成绩斐然的庚款留学埋下了可贵的种子。 

    今天，人们每每言及晚清幼童留学，必提及容闳。若无容闳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规模化的

海外留学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成行。《先行者容闳》全面梳理了容闳奔波而又忙碌的一生。 

    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1847 年 1 月，容闳随布朗夫妇前往美国

求学，两年后考入耶鲁大学。作为先行者，容闳所面临的困难后人无法想象，生活、学习等方方

面面均须亲力亲为，考虑周全，否则难以为继。为完成学业，失去资助渠道的容闳只能自力更生，

“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

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1854 年，容闳完成学业，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

生”。也是这年，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先进优势的容闳立下志向，毅然回国，“予既受此文明之教

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容闳家庭条件并不好，留洋归来，他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

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工作体面且收入不菲。他还曾从事茶叶贩卖，但终因

放不下曾经立志的“大事业”，转身投入到“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之中。 

    其实，在推动幼童留学之前，容闳还完成了一件很少被后人提及的大事——受曾国藩之托，

他从国外采购 100多台机器，为第一家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精通英语的容闳，就像中西方沟通的一座桥梁，他在太平洋两岸的朋友圈中都不乏重量级人

物。中国这边，有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等；美国那边，

则有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 

    虽然晚清洋务派致力于改变中国现状，但在推动幼童留学一事上，容闳仍经历了长时间且大

量难以预料的曲折。早在 1868 年，容闳就向清政府提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但辗转四年

后，才实现了首批幼童赴美。 

    就是这首批 30 名幼童，其选拔过程也远比容闳想象中困难得多。与当年容闳自告奋勇，主

动报名与布朗夫妇一起赴美学习截然不同，首批幼童的选拔极不顺利，晚清社会对西方国家的鄙

夷文化根深蒂固，各种谣传更是不绝于耳。加之留学时间长达 15 年，有着团圆传统的国人对幼

童留学一事极为抵触。为尽早成行，容闳不得不回到老家，动员乡亲。后来共有 120名幼童陆续

赴美，但其中没有一个来自八旗子弟的家庭。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深受权力护佑的晚清上层社会，

对选拔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根本不屑一顾。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曾派员赴海外留学，比晚清早不了几年。其推动者同样是当年带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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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的布朗夫妇。自 1863年起，日本陆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1870年颁发《海外留学规则》，实

现了留学的法制化、常态化——日本海外留学“1886年 92人，1871年 170人，1873年 373人。

到中国撤回留美幼童时，日本留学生已经达到 4800 多人，其中还有 20 多名女留学生”。在这些

留学生中，有一部分还是政府官员，这对推动社会变革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晚清幼童赴美留学夭折一事，许多人习惯将问题归咎于留学正监督吴子登。吴子登至多只

能算是根引子，事实上，清廷包括洋务派在内，之所以同意幼童留学，其重要前提在于“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在清政府看来，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读洋文远胜读中文的容闳对

此显然领悟不够，这也给他力推的幼童留学一事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幼童留学未必能改写历史，但是，如果“留学工程”能按容闳的预想，持之以恒地推动下去，

中日差距未必会越拉越大。在后来的中日几次战争中，中国或许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告别幼童留学事业的容闳，仍然频繁奔波于太平洋两岸，期望以一已之力为国家兴旺做出更

多贡献。正是他不辞辛劳的奔波，点燃了许多国人对国际社会的求知欲。 

    1912年 4月 12日，容闳逝于美国。有美国人评价容闳：“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

都是爱国的⋯⋯”爱国，有的人习惯慷慨激昂的言说，容闳则是数十年地身体力行。 


